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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乡互望中的人性图谱 

———以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为例

张春歌

（江苏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１）

［摘　要］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关注城乡主题时，城市与乡村主要以个体现实处境的空间性而存在，个体生命的无常与人性
的深邃在其中充分体现。对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等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个体关注，对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变异的忧思，以及

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发掘，江苏作家主要采取城与乡相互审视的视角，结合个体与存在之间的无限冲突来展现其多种可能

的生存状态及人性内涵，力图从人性的凡俗与庸常人生的交织中来发现人性的尊严与高贵，其创作展现出朴素深沉的审美

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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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人学，在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对人的
精神向度及人性本质的深度探寻一直是优秀文学

作品的表现主题。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在关注城

乡主题时，他们往往将人放置于具体的生存情境

中，通过人与生存境遇的相互纠合来展现普通生命

的生存状态及丰富的人性内涵，并且对人的本质意

义及价值取向进行深度的剖析与追问。人性的演

变与丰富的社会现实总是存在必要的关联，这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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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阐释人性的多维提供了诸多可能。从新

时期以来江苏作家的创作来看，无论是特定历史下

的人性描绘，还是日常现实中的人性发掘，江苏作

家都真实展现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现实纠结中的人

性图谱。

　　一　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人性探寻

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

断改变。”［１］当江苏作家依据自身的体验、想象与认

知对诸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等特定历史进行叙述

时，个体命运于历史进程中的堕落或挣扎就汇聚成

一种丰盈的存在。对于老一代江苏作家高晓声、陆

文夫而言，他们往往将普通个体的人生图景置于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框架之下，通过普通人

物的愿望诉求与现实的某些冲突来反思历史，描写

人物的心理活动，如《李顺大造屋》《美食家》等作

品。但６０、７０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苏童、毕飞宇、
韩东、叶弥等这些作家更多地将个体成长记忆融入

到作品中，以颠覆或嘲讽的方式于非理性的文化语

境中尽现个体人生与时代错位下的精神创伤。尽

管叙事角度与表现重心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作家都

从某种程度上描写了荒诞的现实与人性弱点相互

交织下的普通个体命运的无常与悲凉。

“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

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２］与力图从文学

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探究重大现实问题的作品不同

的是，江苏作家往往于日常化的历史情境中来展现

个体的悲欢与人性的幽微，诸如《怀念妹妹小青》

《蛐蛐蛐蛐》《玉米》《玉秀》《平原》《知青变形记》

《枪毙》《没有玻璃的花房》《赤脚医生万泉和》等

作品。

第一，庞大生存场域挤压下的人性变异。文

革、知青上山下乡、反右等历史在江苏作家的笔下

成为巨大无声的钳制力量来掌控着个体的命运，美

好生命的无辜消陨（《怀念妹妹小青》），年轻女知

青的疯狂（《蛐蛐蛐蛐》），对乡村权力追求中的个

体沉沦（《玉米》）等，作家通过这些个体生命的遭

际不仅凸显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更充分展现了个体

命运在特定历史场域下的无常、偶然与孤寂，以及

庞大生存场域力量对个体的牵制所体现的人性的

丑陋与悲怆。第二，自身欲望中的人性扭曲。“性

的压抑是对人性压抑最彻底的形式”［３］，当人的某

种本性在特定政治情境下受到压制后，人只能无奈

地陷入同自身的战争状态，从而导致人性的病态与

癫狂。《平原》中的吴曼玲作为女性对端方爱恋的

渴求却因女支书的政治身份对这种本能自觉地禁

锢，从而深受心理的折磨，情感的压抑与满足的缺

失最终使其在与宠物狗的相互依偎中获得一种扭

曲的满足。《知青变形记》中则将这种人性本能的

压抑通过知青们对母牛意淫想象的细节中体现出

来。江苏作家在人性本能与个体生存状态形成的

巨大张力场中充分刻画了无处宣泄的躁动迷茫的

精神状态，从而丰富了人性的内涵。第三，荒诞历

史下“我是谁”的哲学追问。《知青变形记》的突出

之处是彰显了荒诞现实之下个体命运的生存困境。

知青罗晓飞被迫成为“范为国”，故事中充满着夸张

与传奇，深刻讽刺了特定政治历史的荒诞，更凸显

了历史与现实纠合中的群体的存在命题，从而具有

了形而上的哲学意蕴。第四，人性与存在之间的悲

剧性冲突。在由历史、时代、他人构成的网络关系

中，如果平庸的个体与琐碎的生活、特定的政治历

史相捆绑，那么个体与存在之间的尴尬与悲剧性的

冲突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

小说、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在文革背景下将

少年成长经历中的残忍、暴力、孤独、狭隘、冷漠等

精神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

泉和》充分展现了时代、他人等偶然因素对个体命

运的掌控，韩东的《枪毙》《英特迈往》在琐碎的日

常生活与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内心世界的透视中，

展现了人性与存在之间的无限冲突。

通过这些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毕飞宇、

韩东、范小青等这些作家对特定历史的叙述往往在

乡村这一主要空间展开，历史并没有作为主要的重

心在作品中得以还原，而是成为个体存在的日常化

场景，作品的表现重心不再集中于反思历史、控诉

苦难等这些现实的表面，而是充分展现普通个体于

权力、欲望、政治等多重捆绑下的生存状态与人性

内涵。当江苏作家从特定历史情境中转移出来，将

视角转入到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时，随着经济时

代的到来，城市与乡村中的个体生命开始在时代的

诱惑下呈现出了多种色彩。

　　二　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变异

当江苏作家关注现实的生活变化时，叙事空间

不再是单一的乡村为主，而是在城市与乡村互相渗

透中充分展开，叙事视角逐渐采取城市与乡村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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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的视角，作家对于城乡主题的情感取向也由最

初对乡村单一的情感依恋逐渐趋于对城乡平静的

对视，由此人在城乡之间迁移游走的悲欢与幽深的

人性转变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一直以来，朴实温情的乡村曾作为失意心灵的

慰藉之地与美好人性美的承载之处在诸多作品中

出现，江苏作家中，汪曾祺建构的诗意的乡村世界

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即使是范小青、姜滇、储福金等

早期的创作，也多以乡村为主要视角来展现农民在

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的自强自立以及乡

村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尽管作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烙

印，文学的现实想象与实际的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具

有内在的同一性，但是它们叙事的温婉与田园般的

诗意呈现充分体现出江苏作家的特色。随着城乡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与城乡差距的加大，江苏作家

在关注城乡主题时不再是单纯的情感抒发与对未

来的单一展望，而是从城乡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中

来描写城乡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从人生的琐碎中

触摸生存的疼痛与人性的变异。鲁敏、范小青、毕

飞宇、赵本夫等这些作家都从各种角度描写了这些

现实中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

一，城市现代化对乡村各方面冲击之下的人性变

异，如《即将消失的村庄》《哺乳期的女人》《颠倒的

时光》等作品。这些作品从外到内充分展现了现代

化影响下农村的全方位虚空：农民在情感、精神上

的日益萎缩，原始淳朴的人性善人情美被逐渐扼

杀，人性深处的卑劣与鄙俗逐渐浮现。第二，城市

异乡人精神的多重迷惘，如《到城里去》《在街上行

走》《城乡简史》《唱西皮二黄的一朵》《梅花开了》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这鸟，像人一样说

话》《带蜥蜴的钥匙》《异乡》等。这些作品或是从

进城农民的角度来写城市中的处境，或者以返乡者

的身份来写现实故乡的冷漠，都集中描写了农民从

外在的生存之痛到内在灵魂漂泊不安的生存处境，

人性的善良与温暖在这些作品中被无奈、焦虑、困

惑、迷茫、自私、冷漠等所笼罩。第三，对平静、善良

人性的坚守。文学的使命是对现实与人精神层面

的深度探寻，在诸多江苏作家中，鲁敏的“东坝”系

列、赵本夫的一些小说充分显示了在城乡变化中作

家对朴实、善良人性的坚守与追寻。

相比较于现实背景下乡村人性的丰富，江苏作

家对城市及城市市民的描写内容则相对有些单一。

与９０年代以后国内多数作家一样，江苏作家也着

重展现了物化时代下人的精神世界的迷乱和焦躁，

人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性的粗鄙，但他们更将笔触深

入到人类终极价值的探求，表现现实状态下人性的

焦虑、空虚、绝望等精神困境，尤其凸显人性中的神

性逐渐被物质化侵蚀后显露出来的凡俗的一面。

诸如《戴女士与蓝》《我爱美元》《尖锐之秋》《什么

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揭示了消费时代下人逐

渐被物化而陷入心灵荒芜的生存困境，卑微的个体

被无所适从的存在与巨大的虚无感所捕获，从而缺

失一种精神力量的指引，自我与现实荒诞纠合中的

迷失使个体陷入巨大的精神错乱，欲望、偷窥、隔膜

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症逐渐显现。《取景器》《惹

尘埃》《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鼻

子挺挺》《茄子》《亮了一下》等作品则多从个体的

某些病态表现入手来展现自我逐渐消失的人性与

人生悲剧，全面描绘了都市人颓废、疲惫、病态的精

神世界。尽管如此，某些江苏作家依然力图从人性

的平凡与世俗中来发掘诗意的存在，作家叶弥的创

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管是早期的《美哉少

年》《成长如蜕》，还是后来的《桃花渡》《月亮的温

泉》等，这些作品都从过去、现在的时空转换与城

市、乡村的空间比照中呈现出对人类精神状态的追

问与诗意生活的寻找主题。

从对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关注来看，无论

是从外在时代变迁审视个体生存境遇，还是从个体

生存状态来展现丰富的精神世界，江苏作家总是从

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从个体与周围生存场域力量的

牵制中来表现个体的可能性存在，采取向内的叙事

视角来探寻个体生命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

呈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主

体的生存与精神空间，在城市化背景下的互动交流

中势必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冲突，江苏作家在平静

地呈现个体的生存境遇时总是力图从人性的真善

中来捕捉共同的人心向往。这也是江苏作家用文

学介入现实的独特所在。

　　三　城乡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多元

日常化的生活视角，是江苏作家一贯采取的写

作视角。即使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探求、经济时代

的人性展现，江苏作家也并无意于凸显时代或政治

的背景因素，依然立足于个体的人生体验来展现现

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当一切都转入平庸

的日常状态，人的表现也就具有了浓厚的生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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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作家迟子建曾说过：“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

的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

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这里才

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

我们只有在拥抱平庸的生活时才能产生批判的

力量。”［４］

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现代化的推进，城乡空

间的重组正改变着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也在

城乡空间中的频繁流动中感受着生活的巨大变化，

城市与乡村，已不再是单纯的地域空间，而具有着

无限丰富的隐喻内涵。第一，对城乡日常生活空间

进行隐喻式呈现，表现现代人性的各种病症。在格

非、戴来、朱文、韩东等作家的笔下，中巴车、轮船、

卫生间、酒吧、ＫＴＶ包厢、麻将房等这些城市日常生
活空间经常构成小说的叙述空间，作家通过对这些

生存空间的展现来揭示欲望化的社会生活中人被

各种欲望所奴役的现实困境，于是婚外情、师生间

的畸形恋爱、暴力、人性深处的怯懦等就成为作家

努力捕捉的人生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描摹来把握

都市人难以捉摸的情感内心，传达生活深处的某种

寓言和象征。正是这种人生的无意义状态才使得

文本中的形象显得焦灼、无奈与绝望，于是人性的

病态表现诸如偷窥、嫉妒、冷漠、报复等就自然地得

以表现，诸如《茄子》《甲乙丙丁》《亮了一下》《到大

厂到底有多远》等作品准确揭示了现代人的各种病

态情绪。相比较于城市空间，范小青、鲁敏、姜滇等

作家笔下的乡村空间则多是学校、乡间小路、蔬菜

大棚、墓地、船等，作家敏锐地捕捉住了城市化对乡

村日常生活的全面影响：乡村主体的集体逃离、乡

村留守人员的精神孤寂与焦虑、乡村传统伦理秩序

的失范等。尽管“‘城’‘乡’的存在不仅是地域性

的区分，更是交织着权利话语与经济社会形态的空

间存在”［５］，在众多描绘城乡主题的作品中，往往存

在着文明与落后、富有与贫穷等的强烈对比，但是

在江苏作家的作品里，没有城乡强烈的对比，只有

城乡平稳琐碎的人生常态以及这种常态人生下的

人性的滞重与淡然。朱文颖、魏微等作家的作品，

侧重于对普通都市人生命过程中物质与精神逐渐

游离致使自我迷失与混乱的隐秘心灵的透视，如

《高跟鞋》《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猛虎》等作品。

而范小青、鲁敏、赵本夫、毕飞宇等作家的作品，则

主要将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充分融合，于柴米油

盐、细细碎碎中来展现一种民间的、世俗的、普通的

人生形式，从日常细微处来捕捉一种朴实的感动与

高贵。他们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多是一些卑微

的小人物，如乡村裁缝、瘫痪在床的女孩、农村老

人、乡村教师、继父、城市拾荒者、进城务工青年、小

偷、盲人等，他们对爱情的固执与坚守、对庸常人生

的静默等待、对善的维护、对曲折命运的挣扎等无

不令人动容，作家对他们并没有过多地施以怜悯或

同情，而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他们的现实困境、

情感世界进行阐释，体现出一种日常的尊严与温

暖，诸如《人情》《幸福家园》《请你马上就开花》《我

们的朋友胡三桥》《在街上行走》《豆粉园》等，这些

作品中没有诗意的温婉，只有庸常人生中流淌出来

的平淡、微妙、宽容的人性。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江苏作家对于人性的

关注和生命的书写无不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深切

眷怀。无论是对文革、知青等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个

体生命的关注，或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变异的

忧思，还是对城乡日常生活中的多元人性的探微，

江苏作家往往通过普通生命与周围生存场域力量

的纠合、无常命运与世俗琐碎生活的捆绑来尽显人

性的深邃，并依据自身的生命体验表达着对现实的

理解、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城市与乡村在江苏小

说中也主要以一种个体生命现实处境的空间性而

存在，所以小说中人性的善良、卑微、陌生、粗鄙等

世俗性的一面就与琐碎庸常的现实境遇契合在了

一起，小说中没有描写超然的神性人性，只是表现

世俗现实基础上的朴素人性。这其实也是江苏作

家一直以来平淡深沉的审美个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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